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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的步伐来得早，还是草长莺飞二
月天，钱仓村三百多亩油菜，便陶醉在和煦的春
烟里，争相绽放了花朵。总是惦记着那种花瓣
含露珠、晶莹逸韵芳的娇艳美样，一早就驾车前
去观赏，以致于我到了钱仓村，田野上还迷漫着
一层晨雾。

穿村而过，一路向东，不一会儿就爬上缓
坡，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诗画般的山海风光。
钱仓村东门头，其实是炮台山向南延伸的一道
山冈，将钱仓村与大海隔在两边，当地村民在平
日里走亲访友、耕种田地、下海捕鱼，都须翻越
东门头。站在东门头观景平台上极目远眺，远
岛如黛，长南瓜岛、西屿山岛、东屿山岛一字排
列，孤悬海中，穿行船只，缓如蜗行；低头细看，
整个山势地形宛如一个大写的“山”字，如果将
这“一横”视为东门头观景平台，那么左边“一
竖”是炮台山，中间“一竖”是庙山，右边“一竖”
是张咀山。南北两边的300多亩山岙坡地，打
造成呈半月状、梯田式、抽象形的油菜花地，并
保留了原有的山涧小溪、岩凼碧池、茶园、竹林，
增设了许多形似茅屋的花间凉亭。那一层层、
一道道、一块块的油菜花，在两边山林绿荫的掩
映下，犹如一幅艺术大作，铺展在山海之间。

钱仓村，位于象山县涂茨镇东北部，自古以
来就是海防战略要地。据嘉靖《象山县志》记
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钱仓村设“千户所”，
俗称“钱仓所”，王普为首任“正千户”（即军事首
长），率军筑城，以石垒墙，高二丈六尺、宽一丈
三尺，延袤三里。按照明代军事编制，“千户所”
总兵力为1120人，下辖十个“百户所”、二十个

“总旗”、一百个“小旗”，相当于现在一个步兵团
的实力，可见当时“钱仓所”兵力部署之强大。
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朝廷下达迁海令，当地
村民悉数内迁，“钱仓所”被迫废弃。清康熙九
年（1670），恢复“钱仓所”，但只保留原所城一半
面积，驻兵180人，辖鸡报、涂茨、中堡、蒲门四
处炮台，改编为“钱仓寨汛”，俗称“钱仓寨”。明
建文三年（1401），倭寇侵犯象山，首次登陆钱
仓。正千户易绍宗率兵迎敌，并密令烧敌船，迫
寇退无后路，陷于滩涂之中。经过殊死激战，易
手刃数十寇，终因伤势过重，不幸壮烈牺牲。朝
廷褒奖其功，下旨立碑赐祭，葬于玉泉山簏，予
以建庙祭奠。当地村民感戴其恩，捐资建“太平
桥”，以表缅怀之情。之后倭患不断，“钱仓所”
官兵顽强抗敌，屡立赫赫战功，涌现出了为国捐
躯的郭、陈、洪、沈、杨、刘、金七姓将军，号称“抗
倭七将军”。当地村民分别在附近七村建庙，予
以纪念。

沿着观光步道逐级而下，每走一步，整个花
海就会变换出一种别样的风景。这时巧遇正在
这里施工的林姓村民，他告诉我说，钱仓村原名

“白鹿村”，是因此处山海环伺、藏风聚气，常有
梅花鹿出没而得名。到了宋景德年间，因乡里
在此设“钱仓保”（即钱粮仓库）而改现名，一直
沿用下来。这些油菜地以前都是村民荒芜了的
自留地。大约在2021年，村里把这些土地流转
过来，种上了油菜，没想到在第一年就开始“火”
了，成了网红景点。从去年开始，村里整合“城
桥山地林海滩礁”等自然资源，提出了一个“花
海钱仓”的文创构想，已投入500多万元。按照
这个远景规划，“花海钱仓”力争成为游客“赏四
季花果、观海上美景、听逐浪涛声、品美味海鲜”
的绝佳休闲旅游胜地。

“钱粮丰，仓廪盈。”此句出自《论语》，期待
再过五年，能欣赏到一个花海相映的幸福钱仓。

前段时间在东钱湖闲
走，天落微雨，绿盈眼间，经
过环湖北路，看见一些出游
的人在坝上寻春，左手的马
兰头娇翠欲滴，右手的水芹
香溢扑鼻，孩童在田间嬉
戏。迎着春风，不禁也想起
了小时候寻野的时光。

我家在皖北，黄淮平原
千里坦途，偌大的土地甚至
没有一座丘陵。城里人远
眺登上高楼，乡下娃只能爬
树，树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远
方，也送来了四季的馈赠。

春分前后，家乡乍暖还
寒，田里麦苗葱绿，蔬菜在
土里打盹。乡下虽不再有
青黄不接之苦，但被深埋的
萝卜白菜折磨了整冬的胃
却总想尝下鲜，猛抬头，惊
喜发现春味就在枝头。

房前屋后，河畔沟旁，
有树的地方就有构树穗，像
散放的村落，大如桑树，小
似香椿，无论位置，总是穗
满枝头。小时候，最喜这
树，总是争相攀爬，惹得树
下的祖母嗔怪，待采摘的穗
塞满了衣服，就知道晚上多
了顿美味。择、洗、焯、拌、
蒸，一套流程下来，待味蕾
接触到的刹那，春满人间。
那天在东钱湖的路边也采
摘了不少，按照祖母的做法
重新做一遍，只是再也吃不
出当年的味道。

每年五一前后，母亲总
要打个电话，最后总以屋后
的槐花开了收尾，这几乎成
了她的心病。高中时，我的
学业很差，看着村里源源不
断外出的年轻人，压抑的心
再也按捺不住，五一的长假
为我蓄谋已久的计划提供
了契机，母亲也猜到我的心
思，但也无能为力。

走前，母亲让我再爬一
次树，槐花周期短，再不吃
就要等下一年。我像只猴
子蹿到树上，以摧枯拉朽之
势掰断几根挂满槐花的树
枝，惹得母亲心疼不已，“孩
子，做事要留后手，明年还
能吃啊！”她不知道的是逐
渐燥热的天气裹着幽幽的
槐香已经把我送到千里之
外。晚上，母亲在灯下忙碌
开来，捋、洗、焯，炒上鸡蛋，
烙几张饼，包几盘饺子，大
快朵颐。

等我到慈溪，蹬了几天
缝纫机，缝制了几套衣服，
望着包里带的槐花包越来
越少后，才知道工厂里的味
道很苦。仅半个月，我就打
道回府了，依然是晚霞满
天，还是槐花的味道，只是
它熟透了，母亲只是淡淡地
说着明年还能吃。隔年的
五一，我坐在槐花树上，挎
着竹篮，小心翼翼地捋起串
串晶莹剔透的槐花，像抚摸
着年轻的自己。十多年后，
我又来到了这座城，当桂花
满城飘香时，总会想起槐花
香。人生的成长和际遇，谁
又知道哪种香里是新生还
是离别呢！

结婚选在十一，家乡有
吃枣子、喝枣茶的习俗。当
我们在网上选得纠结犯难
时，院里古井旁那棵老枣树
却结得满满当当。那天，我
拉着城里的媳妇站在树下，
想起它的主人我的爷奶，想
起它在秋冬萧瑟间带给我
的甜，想起它光秃了许久却
又焕发人间，不禁泪流满
面。我抬起脚，顺着它的躯
干慢慢向上爬，红的透亮、
青的张扬，串串低垂、颗颗
饱满，躲在阳光里，缀在枝

叶间，摘下一颗塞进嘴巴，
香甜四溢，扔下一颗给树下
的那个她，她抬起头笑容满
面。等我把身上的口袋装
得鼓鼓囊囊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曝晒、风干，去核的
研粉，冬日的早上做几块枣
糕，闲适的周末蒸一屉红枣
馒头，乐在其中；有核的封
藏，银耳红枣汤、小米红枣
粥，自在其味。只是已过而
立之年的我，每当十月风
起，餐桌上再出现枣瘦削的
身影时，总是不自觉想起故
人，对生活也满怀着一点意
外的期盼。

去年岁尾，连着几场大
雪把我们困在老家，儿子却
乐开了怀，南方长大的他，
每年想看雪多半要路途遥
遥跑去四明山，这次被雪包
围的日子最长，长到我们每
天都去荒林里散步，找寻白
雪皑皑下的生命，瑟瑟发抖
的麻雀、含苞欲放的野梅，
还有像梅花样的兔脚印。
有天，我们循着痕迹找到棵
枯树，一抬头，簇簇木耳躲
在雪里时隐时现，外部大多
已经风干，根部藏着极少部
分等待春日复发，像极了被
母亲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
子。

跳了几次始终够不着，
想爬树却发现已是大肚
腩，儿子看出我的窘态，让
我托着他去摘。我把他扛
到肩上，北风吹来，稀稀落
落的雪花开始飘落，站在
寂静无垠的荒林里，脑中
浮现出父亲年轻的背影。
今晚能给他做道木耳炒蛋
或木耳炒肉，就像那些年
的冬天，他带着我们寻找改
善伙食的野味般，令人欣
喜，也有怅然。

吃在 的树上
□杜福强

四季

花海钱仓
□徐邦春


